
 

8月19日，菊芋园沙漠治理与环境文化诗会如期召开。会前芒

果带领大家到沙伯川的墓地献上了花篮，接着又参观了菊芋园，

每个到会者自然是一片惊叹。看过了菊芋园，大家走进了诗会会

场。 

会场设在菊芋园志愿者食堂。经南珠儿创意，依君儿和芒果

找来志愿者动手布置，虽然简陋，但却典雅。 

参加诗会的主席团成员有（女士优先）：依君儿、丰腴留香、

惠沉梅尔、小惠沉梅尔、苗雨、玉从容、香樟姝女，马克露微，

还有芒果、阿古、陆海欣、天涯老人、警民、小叶榕、冷关公（暂

空）、水黄皮儿、沙尘黛、南海芭蕉、北方鹤。此外到会的还有

沙海市环保局沙漠环境治理专家杨孜、全国500强企业著名企业

家沙尘黛，文联、作协、诗歌学会的领导、沙海大学的文学青年

以及治沙志愿者等130余人。 

会议由沙海市沙漠文化学会会长芒果主持。他说：首先，我



们欢迎重逢大师北方鹤、小说《白泉》的作者洪建民和重逢才女、

网络著名诗人南珠儿、魔芋园园主南海芭蕉梁基伟来参加我们的

会议！ 

洪建民、南珠儿和南海芭蕉，起身向大家行礼致意。会场立

即响起一片掌声，欢迎三位著名环境诗人的到来。接着芒果又一

一介绍其他到会的代表。 

芒果继续说：人们都知道，沙海有许多沙尘，我查了一下资

料，自元朝铁木真入主中原以来，这里就是一片沙漠，从来就没

长过草，被誉为沙海，也是名不虚传的，夺去了许多人的健康，

据来自民勤县三雷乡观测点的数据显示，2006年沙丘移动速度平

均为8.64米，比2005年多移2.49米；沙漠边缘向绿洲推进2.37米，

与2005年持平。而在民勤蔡旗乡观测点，2006年沙丘移动速度平

均为3.12米，比2005年多移0.73米；沙漠边缘向绿洲推进6.19米，

比2005年多移5.93米。时至今日，中国西北严重沙化，尤其是

内蒙古阿拉善作为近年威胁北京的沙尘暴发源地，每年以沙

漠面积1000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中等县城面积)的速度逼近

华北，辐射影响东南沿海地区。正是沙尘暴的严峻挑战，飞

舞的沙尘，滚滚流荡，吞吃绿野，驱赶生灵，掩埋村落，无所不

尽其能，给我们的生存环境带来了严重影响。尽管数年来我和我

的志愿者们继承沙伯川教授的遗愿，在沙海种植了大量菊芋，在

一定的程度上改变了这里的小气候，刚才我带着大家已经参观了，

可是，要彻底解决问题，没有两到三代人的群体努力，是难能奏



效的。今天这次环境文化诗会，我们也不必拘泥一个主题，虽然

叫沙漠治理与环境文化会议，我们可以寻找更多的话题，只要与

环境有关，与文化、道德有关，都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 

会议一开始就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主要是良好的环境是治理

出来的，还是自然界赐予的？到底应不应该治理环境，出现了分

歧。 

诗人陆海欣说：今年春天，沙尘暴从从蒙古国和哈萨克斯坦，

进入我国，分三路南下。翻天山、越昆仑、跨黄河、过长江，扫

荡我国，黄沙飞扬；塞北江南，处处蒙尘。可见沙尘暴是国际性

的灾害，必须认真对待。 

天涯老人认为：“自然界出现了干涸的河流，这是自然界的事

儿，人类也是无能为力的，谁能管了那么多，虽然河床还在，但

是水已经很难重现昨天的潋滟。治理环境实在是人们自作多情，

说得难听点儿，如果说人工治理是手淫环境的的话，那么，呐喊

则是在浪漫的意淫我们的情感。” 

苗雨说：“我认为，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环境工作者，应该看到

环境文化所秉承的文化内涵。即使人们有意淫的天赋，可是从遗

传基因上看，它更多的是黄沙岭上的菊芋，它毕竟在用自己的青

枝绿叶证明，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至少在心灵的层面，还有

生机盎然的青春不仅活着，而且还勇气十足的屹立着。” 

惠沉梅尔说：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沉淀与释放是一把双刃剑，

如果没有良好的环境，就像人类之间没有性爱，男女之间的友谊



就会变成没有种植菊芋之前的黄沙岭，一样会毫无生气，人们就

会沉闷消极，就会郁郁寡欢，就会生病。在这一点，我认为应该

像芒果这样，为荒漠多种植些菊芋，或者在大海的滩涂，向小叶

榕那样多栽些红树，向沙总这样有一份热发一份光，来护卫我们

的家园。我的开开心心心理诊所每天都在接待一些抑郁寡欢的患

者。他们为什么抑郁寡欢？我听过白泉重逢定理，就是因为他们

不能与美好的事物重逢。而环境文化恰恰给我们填补了这个空白，

比如当我们每天与一首好诗相逢的时候，我们会由衷地感到我们

活得多么美好。 

丰腴留香说：我和南珠儿在谈到这次诗会的时候，一致认为

这是一次纯粹环境文化会议，一刻也没离开环境，品诗、评诗、

读诗、议道德、论菊芋、谈红树与环境文化贯穿始终。我要强调

的是，我赞同南珠儿的观点，环境文化是我们灵魂的魔芋和红树

林，有了诗，我们的灵魂、我们的道德、情感就多了一道天然防

护屏障。它可以帮助我们进入人的最佳境界。 

    小叶榕不无感慨地说：我认为道德与珍惜生命是统一的，我

们爱惜环境就是最好的传统，也是最大的德，无缘无故破坏环境，

以牺牲生命为代价的时代，应该让它成为过去了。我在东南海岸

建起了红树研究所，进行人工培育红树林，虽然规模还赶不上菊

芋园，也不如魔芋园，欢迎大家到红树研究所参观指导。 

沙漠环境治理专家杨孜说：“据我所知，北方土地的沙化十分

严重，这不仅在中国，在非洲一些国家、包括在美国，还是在沙



特阿拉伯等国家都存在着同样的问题。我们国家是最早开始注意

到这个问题的国家。2004年6月，全国有80家大型知名企业和百

余名知名企业家云集腾格里大沙漠月亮湖，制定《生态协会章

程》，并建立了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约定每个企业每年捐款

十万元，捐助沙漠治理，我国中央财政每年都要拨款，来改

善环境。至今五年时间过去了，依然收效甚微，足见流沙的力

量太强大了，我们似乎无可奈何。尽管那次会议我因事没有到会，

但是我知道事件的始末。”  

一树珍珠说：“我来自甘肃省。我参加了月亮湖会议，也是

《阿拉善宣言》的见证者之一。由于我国众多人口生活在恶

劣的环境里，良好的自然环境容量越来越小，企业环境科技

积累较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必然持续面临环境资源的压力。

这种经济与生态的双重压力，要求我们企业家应该自觉地将

企业发展和环境保护共同纳入视野，积极寻求经济增长与环

境保护的统一。不仅如此，还有土地盐碱化问题也十分严重，

我省的民勤县极有可能成为第二个罗布泊。好多村民纷纷离开自

己祖先的村庄，而留守下来的村民，深受沙尘和干旱缺水的双重

折磨，他们每天穿行在干涸沙化严重的盐碱地上，寻找饮用水，

日益逼近的沙丘，奇缺的水资源让这里的百姓吃尽了苦头。” 

著名企业家沙尘黛说：“我计算了一下，我国现有可耕种土地

面积18亿亩，每年失去1000平方公里的面积，就是10万亩，也

就是说，我们的人口在逐年增加，而养育我们的土地却在逐年减



少。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青年志愿者代表小惠沉梅尔说：“我们90后的青年，都喜欢生

活在一个没有沙尘暴的环境里，可是有时不明白沙尘暴来于何处？

小的时候以为来于天空，现在才知道来自地上。现在的问题是，

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 

南珠儿听了这些议论，按耐不住心中的激动，说：我国从孔

子时代就已经开始重视环境，而至于孟轲、管仲，已经开始把环

境纳入国家兴衰的政治要素来考虑了，至于《齐民要术》、《农政

全书》更是这这方面的典型。其中“垄稻沟鱼”、“桑基鱼塘”

就是相当成熟的我国古代生态工程模式。这说明，我们的先

人已经认识和利用生态的治理造福于民。我们应该从古代文化

的典籍中，吸收营养和经验，我相信只要重视环境建设，通过几

代人的努力是一定会完成的。大沙漠里胡杨林的固土作用十分

明显，树龄可达几百年、几千年，红柳、梭梭、榆树、柠条、

沙棘等也是最佳抗沙树种，必须保护，没有这一块荒漠植被

的维系，治沙的效果将大打折扣。我是传媒学院的讲师，我经

常对我的学生们说：诗意的栖居与栖居的诗意，都是我们须臾不

可或缺的。至于说到诗，它首先是一种文化。 

依君儿说：可耕种土地正在沙化或者被飞沙掩埋，治沙主要

的任务在于固沙。例如我们在这里实施的网格状沙障以及飞机、

封截、人造生物固沙等多项技术，是沙伯川老先生的首创，

当然也属于我国人民的知识产权，效果良好。近年来，我国



还编辑出版了《中国防沙治沙实用技术与模式》和《中国防

治荒漠化传统知识与实践技术》受到国内外一致的欢迎，《中

国防治荒漠化传统知识与实践技术》（英文版）还获得了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最佳实践奖。 

沙尘戴说：不用怀疑，我看到好多环境专家都在自己的土地

上关注着我们的生存环境。但也应该承认，爱护环境与治理环境

同样值得关注。环境在任何时代，都会自然而然的影响到人们的

生存质量，它可以提醒我们的企业，必须从现在开始进入环境治

理最佳境界。在月亮湖会议上，我和其他百家企业一样，也捐

了10万元，现在看来太少了，从今年开始，我们确定每年拿出

1000万元资助环境建设。 

会议请洪建民介绍了白泉定理。洪建民最后说，过去我们都

是用水洗脸、洗衣服，惜一切需要清洗的物品，可是谁都没想过，

这被污染了的水，谁来为它们清洗生身上的污垢？水是一切生命

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清洁的水源，怎么会有健康的生命。我的

老师说，从现在开始，我们该从新洗水了。 

会场再一次想起了热烈的掌声，这让洪建民和南珠儿深受鼓

舞。 

 

第三天上午进行诗朗诵。与会者每人至少朗诵了一首自己的

代表作，尤其是苗雨和依君儿的诗，引发了决堤般的掌声。诗会

进行得轻松，而且浪漫：忽而掌声阵阵，忽而宁静如云，忽而音



乐如轻波乍起，忽而吟咏如清泉流水；会场中每个人的脸色忽而

如桃花艳艳，忽而红云初现，忽而五色斑斓，忽而瑰丽如虹。 

下午，自由发言。他们就诗歌的本质进行了深入地讨论，一

致认为诗的本质是动，而不是静，静是动的另一种状态。会议休

息的时候，忽然外面来了一辆吉普。芒果对洪建民说：“可能是

红柳园园主冷关公到了，这可是西北诗坛的情歌王子，又有快枪

手的美誉，我们得恭候远迎。” 

洪建民说：“冷关公，可是大名鼎鼎，我和他又有好长时间没

见了，正盼着再见上一面呢。” 

芒果、洪建民、南珠儿、南海芭蕉、一树珍珠、水黄皮等人

呼啦啦从屋里跑了出来。 

冷关公背着旅行袋风尘仆仆地走上来，芒果笑哈哈的上去握

手，说：“可把你给盼来了。” 

冷关公说：“报社有篇稿子等着发，我忙完了，立即赶了过来，

还是晚了。” 

洪建民说：“我们终于又重逢了。在网上虽是天天见面，总是

隔了一层，还是见到真人好。” 

冷关公说：“前年你去红柳园，我想留你多住些日子，可是你

说去欧洲，我也没能留住你，欧洲好吗？” 

洪建民说：“欧洲挺好的，很精致，不过我还是感到我们中国

有着辽阔的美。” 

南海芭蕉、南珠儿、小叶榕、一树珍珠、水黄皮等人也过来



握了手。芒果又把沙海市著名记者陆海欣、电视台著名播音员马

克露微以及文联副主席天涯老人一一介绍给冷关公，相互交换了

名片，握了手。当介绍到苗雨和依君儿时，冷关公说：“我的网

名虽然有点冷，你们可别误会，我对所有的女诗人可是热心肠的，

别忘了我还是著名的情歌王子呢。”说得所有在场的人一个个开

怀大笑。 

芒果招呼着，把冷关公接进了屋里，立即把冷关公向与会者

作了简短介绍，与会诗人、文学青年和青年志愿者们鼓掌欢迎。

芒果说：“情歌王子的到来，给我们带来了西北的阳光，使这个

诗会更加灿烂辉煌。下面如果大家没意见的话，欢迎水黄皮接着

发言，冷关公作准备。”  

从东海市来的水黄皮宋晨光在一片掌声中，摇晃着站立起来，

给大家敬礼，说：这次会议，让我很开眼界，我们东海造船厂正

在研究海水污染净化问题，虽然海岸不能种植菊芋，也不能种植

魔芋，我们考虑能不能让南海的红树北上，比如通过基因再创的

办法，给红树的肌体添加耐寒‘软件’，让我们东海岸也出现一片

红树林。真的，这是真的。 

大家听到这里，一起笑了起来，又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掌声过后，水黄皮激动地说：感谢大家的鼓励，在诗坛，虽

然有一个苗雨已经够了！可是再多些小苗雨，我看也是未尝不可

的，比如北方鹤的清水与河流的白泉重逢定理再多些人知道，不

是更好吗？芒果的菊芋园，包括红树研究所，魔芋园，红柳园，



再多一些，我是说，因地制宜，多搞一些环保园，大地就会油然

新绿，有什么不好呢？真的，这是真的。我们应该忠诚于我们的

民众，或者说对我的女儿负责，对不起，在这里我谈到我的女儿，

我女儿的妈妈，也就是我身边的红树，被我酒后一拳给打跑了，

女儿失去母爱之后，我一直想给她找个母亲，总不能如意，女儿

说不如原来妈妈的味道好，我为了弥补这个缺憾，就考虑能不能

给她创造一个值得她爱的好环境。说到新诗，我想请教各位诗人，

新诗到底咋个写法？尤其是诗意的环境。 

刚刚赶到会场的冷关公，站起来向大家频频致意，说：对不

起，我来晚了。改善环境是永恒的主题，我在干旱的西北戈壁上

建立一个千亩红柳园，欢迎大家有时间前去参观指导。 

洪建民接过来说：著名物理学家霍金预言说，动物灭绝后接

下来就是人了。人们经常用嘲讽的口吻说，饿死诗人，如果环境

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到那时谁都逃脱不了惩罚，饿死的恐怕就不

只是诗人了，饿死的可能就是全人类。前些日子，南海芭蕉和我

打过招呼，在适当的时候组成红树科考队去南海考察，我和与会

的许多诗人说了，有意参加者可在各大诗歌网站报名，由各大诗

歌网站选出代表参加。但是无论谁参加，都必须处理好科学考察

和自己本职工作的关系，要和自己所在单位的领导协商好，安排

好。 

接着玉从容、杨孜、陆海欣、马克露微、天涯老人、沙尘黛、

小惠沉梅尔等这些文学网坛宿将也从不同角度交流了自己的想



法。一些诗人再次朗读了自己以菊芋园为题写的环境新诗作品，

把沙漠环境文化诗会推向了高潮。尤其天涯老人笑哈哈地说：“看

来有时这意淫，不仅是一种自慰的极好方式，还是解决环境问题

的心理过程，昨天我说一年召开两次这样的诗会，显然是不够的，

希望以后每年每个季度召开一次，也不算多。”大家在一片笑声

里，报出热烈的掌声。 

这次诗会开得十分热烈而轻松。最受欢迎的话题是：你们能

不能深入浅出的谈谈环境诗文化？最严肃的话题：尊重生命、尊

重诗歌。最容易忘记的话：我们什么都不带来，走时却一定要把

垃圾带走。 

最受关注的话题是：到底谁在污染我们的水源？ 

这次诗会最得意的一件事：当离开黄沙岭菊芋园的时候，在

芒果的带领下，经过冷关公、小叶榕、依君儿等诗人认真清理，

带走了上山带来的所有会议垃圾：纸片、塑料袋、冰棍杆、矿泉

水瓶，等等，没伤害一棵植物，没碰坏一片叶子。 

在这次会议上商定的一件大快人心的事：由洪建民提议并由

他和南海芭蕉带队，拟于2009年12月间，去南海寻找红树林，队

伍成员由各大诗歌网站报名，由北方鹤和南海芭蕉选拔，由南珠

儿负责汇总登记人员名单；具体出发时间由南海芭蕉另行通知。 

洪建民和南珠儿离开菊芋园的时候，买的是同一架次的机票，

飞在天空上，两个人就白泉重逢定理的应用问题，进行了深入探

讨。当飞机到达北京机场降落中转，南珠儿握着洪建民的手说：



“洪哥，这次会议我看到你真的成熟了，你要想我，可来北京看

我。”洪建民说：“我现在根据白泉重逢定理，正在制作环境树计

算尺，要去北京也得把尺子做出来，可以制成微机软件后，才能

去。但是，到那时候你得告诉我老师说的谁也没说出的秘密。”

南珠儿说：“感情，你不带条件，这辈子还不来北京了呢？” 

在北京机场，他们依依惜别。长时间的拥抱后，南珠儿拉着

旅行箱走了。洪建民目送着南珠儿，望着她渐渐离去的背影，好

像自己的灵魂也渐渐的离开了自己的身体。他久久站立着，想，

如果南珠儿回过头来，和自己一起回海洋市，该有多好，即使不

再咬他的脖子，他也不再掀南珠儿的裙子，或者也不研究白泉重

逢定理，只要在一起，干什么都行，比如，一起下盘棋，徒步走

滨海路，爬上香水寺的山顶，对着云海高喊也行。正这样想着的

时候，南珠儿真的从人群中回过头来，朝他笑着，挥动着手臂，

洪建民也笑着挥了挥手。 

看着南珠儿随着熙攘的人群走出自己的视野，洪建民心里想：

“我什么时候才能和可爱的南珠儿重逢呢，或者说，什么时候魂

归于体呢？”他想到这儿，有点茫然不知所从。在回来的天空上，

他又想到这个谁也没说出的秘密到底是什么呢？南珠儿为什么

不告诉我呢？ 

 

会议结束后，各路诗人踏上了返乡的路。芒果依然回不了家，

老婆还是不接受他，并一再声称，你不是诗人吗？就等着饿死吧？



你不是有菊芋园吗？那你就吃菊芋吧。我看你是湿的，还是干

的？ 

芒果也不去理论，便继续在他的黄沙岭菊芋园研究他的菊芋

治沙。寂寞了也研究哲学。他对拉康的“重返弗洛伊德”的口号不

屑一顾，至于尼采提出对一切价值进行重估的口号，他也不想苟

同，因为毕竟尼采也一度成为重新评估的对象。 

芒果仿佛打开了窗子，大口吸纳着新鲜空气。芒果拿起来一

本《社会契约论》读了起来。卢梭的一些话说到当时那个时代的

人们的心坎上了，但却不一定说到我们这个时代人们的心坎上。

社会契约是公意的外在表现形式，而公意则是社会契约的精神内

核。正因为公意永恒正确、一致，主权也就是绝对的、至高无上

的。 

在芒果看来，至于婚姻，堂而皇之的说是爱情，其实已在某

种契约下，捆缚着爱情应有的活力。爱情的红树林应该是鲜活的，

自然而然的，我们应该感觉到它的情趣，而不是压力。 

芒果是这样理解的，婚姻也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在过去，

我们自觉不自觉地抹煞了人们这种权利，因此常常让婚姻要么变

成赤裸裸的性爱，而没有情趣，要么就是爱情干涸之后变成势不

两立的敌人，在赤裸裸的性爱之后，进入后爱情的残忍的冷酷，

这些都是对他人权利的蔑视。他继续读下去，在深入探讨公意的

基础上，卢梭归纳了主权的基本属性：主权是不可转让的；主权



是不可分割的；主权是不受限制的；主权不可被代表。如果把这

里的一个关键词变换一下，你会发现最后一句是：爱情不可被代

表。 

可是，在一个家庭里，因某种权力的倾斜，很容易一棵树成

为另一棵树的霸主。比如芒果我，就是家庭的牺牲品，一个被爱

情戏弄得体无全肤之后，成了遗弃了很久的孤儿、一个无家可归

的孤儿、一棵孤苦伶仃的红树、一颗黄沙岭上摇曳的姜不辣（菊

芋的俗称）。正如贡斯当认识到的那样，善良的动机并不必然产

生美好的结果。正如是说：对于芒果的婚姻个体来说，依然带有

很大的局限性。 

在一个有问题的家庭之中呢？芒果想，自伏羲氏以来，中国

的家庭一直笼罩在亲情之中，而对亲情以外的个人意志却很少问

津。接着他又翻开了贡斯当的书册。从贡斯当的观点出发，来引

出一些关于道德的思考，从本质上讲，贡斯当的人民主权并非所

有人享有主权。只有有产者才享有主权，才可以享有选举自由和

被选举的权利。我芒果即便是无产者，也应该享有主权，尤其在

这个家庭里，尽管我并不想在这个家庭里谋取一官半职，但是我

不放弃做人的权利。因为我是人。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对于像我

芒果这样的家庭成员来说，不能不说，贡斯当的学说实际上具有

某种性质上的反动。他因此有些气愤。 

就芒果说来，他并不想研究那些已经过时的关系，他看中的

是行动，而不是思想。芒果认为在道德责任和义务范畴，应该是



互惠互利的，也就是时刻保持一种均衡的状态。但是，客观世界

常常找不到均衡，倾斜是无时不在的。均衡只能是人们的理想，

客观世界无时无刻不是处在某种倾斜之中的。爱情不会选择一个

不爱他（她）的人。 

芒果终于有充分的时间来仔细的过问哲学了。胡塞尔试图借

助描述现象学的“悬置原则”，将一切有关客观与主观事物实在性

的问题都存而不论，并把一切存在判断“加上括号”排除于考虑之

外。可是，现实中好多问题，却是你必须面对的。 

芒果认为洪建民说得对，为自己的情感找个归宿，可是他现

在还很茫然。他的心情现在有点抑郁了，只好继续研究哲学，聊

以解除心中的苦闷。他开始大口大口的吞噬这些学说的精髓。像

卢梭、贡斯当、胡塞尔等西方现代思想的冒险家们，芒果尽管不

是都很欣赏，但作为一个深谙哲学的芒果还是比较熟悉的。像这

样的超人在人类的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或者天地间最基本的规

律的阐述，可以与天地一起存在外，至于那些阳春白雪似的学说

体系，在其建立之日就已经开始陈旧。 

欲知后事如何，下章更精彩 

 (本期题目由铜雀台头条传媒编辑加) 

 


